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容世誠，2006，《粵韻留聲——唱片工業與廣東曲藝 (1903-1953)》
(218-220 頁 )，香港：天地圖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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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影歌曲、跳舞粵曲、粵語流行曲

 「粵語流行曲」，當時又稱「粵語時代曲」、「廣東時代曲」、「時
代粵曲」、「時代小曲」，甚至「跳舞粵曲」和「跳舞歌曲」，是香港音樂文
化史上的一種獨特粵語歌曲類型。1 本書〈序論〉提到，廣東曲藝的傳統曲種
往往根植於某種特定的表演場合，例如妓院茶樓、祭祀送嫁等。在不同的演出
空間，顯現出不同的社會文化意義。五十年代的「粵語流行曲」，有可能是廣
東音樂史上，首次由「媒體建制」（唱片公司）因應商業市場需要而直接製作
催生的粵語曲種。 2 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戲曲資料中心，藏有《最新周聰、林鳳、
呂紅粵語流行曲》歌集。歌集的〈卷首語〉，能夠幫助說明「粵語流行曲」的
一些特性：

粵語時代曲，流行已有多年，深得一般青年男女所愛好，其曲調出創
作者外，大部份選取自中西最新流行曲調改編，其曲詞，文字秀麗，
曲藝抒情……且全部以灌入唱片，經常電台播唱，請留心欣賞。3 

這段文字約寫成於 1960 年代初，指出「粵語流行曲」出現在五十年代香港，
是一種香港土生土長的音樂文化產物。這種新型曲種的音樂曲調，有改編自廣
東音樂、國語時代曲、民間小調、戲曲曲牌、歐西歌曲和電影音樂等。「粵語
流行曲」的市場對象是戰後的年輕一代，除了音樂形式和傳統廣東曲藝有別，
唱曲的內容題材也比較「摩登」。例如「青春歡樂」、「馬場舞場」一類的主
題或場景，經常在這種「時代歌曲」反覆出現。4 此外，這一類新型曲種和現
代媒體關係特別密切：在一個史無前例的媒體普及世代，通過唱機唱片和電台
廣播（特別是香港與星馬的有線廣播──「麗的呼聲」）和「非現場」的聽眾
接觸。5 唱片公司也經常將銀幕上的粵語電影插曲，或經過改編，或直接援用
電影原聲帶灌成唱片，是五六十年代粵語流行曲的主要構成部份。

 前面說過，早在三十年代初，唱片公司已經開始替電影公司灌錄電影
歌曲。魯金因而提出過新月公司灌錄，李綺年主唱的電影插曲〈兒安眠〉，是
粵語流行曲的鼻祖的看法。黃志華則認為粵語流行曲的源頭，可以追溯到四十
年代初日治時候的「幻景新歌」表演場合。6 筆者同意黃志華的說法，要追溯「粵
語流行曲」的源頭並不容易。不過筆者也願意指出以下的一條材料。1930 年新
月唱片第六期的唱片分類中，有「新曲類」一項。在這個類別底下，除了上面
提過的〈野草閒花〉插曲〈萬里尋兄詞〉，也有由陳翦娜、何理梨合唱灌錄的
〈雪地陽光〉和〈國花香〉。（《新月 2》，無頁碼）兩曲的灌唱者陳翦娜和
何理梨是三十年代初廣州女子歌舞團的台柱，主要是在廣州「大新」和「先施」
公司的天台遊藝場獻藝。7〈雪地陽光〉和〈國花香〉兩曲，前者調寄〈雨打芭
蕉〉，後者調寄〈走馬〉，都是按照傳統廣東小曲（「譜子」）譜上新詞。伴
奏樂器組合是以西樂的色士風和吐林必為主（樂手是李佳和郭立志），配以何
大傻的二胡和楊祖榮的秦琴。（《新月 2》，十）這類新月公司標簽為「新曲」
或「新體曲」的唱曲，很可能就是當時廣州歌舞團在「大新」和「先施」天台
遊藝場的一種中西樂結合的新型表演項目。從「中西樂結合」（其實西樂才是
主要伴奏樂器）和「倚『譜』填詞」兩點看來，三十年代初所謂的「新曲」，



已經具備了「粵語流行曲」的部份基本條件。不過，「粵語流行曲」作為一種
新興粵語歌曲，和「粵語流行曲」作為一個樂種類型的界定觀念，都是由五十
年代的香港唱片公司所塑造、建構和生產的。 8

 五十年代灌錄「粵語流行曲」的香港唱片公司，有「和聲」、「南聲」、
「美聲」、「幸運」等。9「粵語流行曲之父」周聰先生曾經向筆者透露，他在
五十年代初替「和聲唱片公司」編寫灌錄粵語流行曲，是受到前面多次提到的
粵樂大師呂文成的鼓勵和影響。10 當時周聰在「和聲唱片公司」工作，經常和
呂文成等在唱片公司接觸，得以從呂文成和其他粵樂前輩處學到編寫粵語歌曲
的知識。從此看來，「唱片公司」不單止是一種粵樂生產商業建制，更成為了
文化技能傳授，粵樂知識承傳的交流空間。

 從整體唱片工業和廣東曲藝互動的歷史脈絡來看，1903 年英國謀得利
唱片公司的錄音師蓋斯伯格在香港灌錄粵曲唱片，粵樂粵曲開始和跨國性唱片
公司的商業網絡接通，從此進入了一個歷史性的媒體化紀元。謀得利公司生產
的粵曲唱片，早在 1909 年已遠銷東南亞地區。經過半個世紀之後，到了二十
世紀五十年代，粵樂文化已經和唱片工業（其實也包括電影和廣播工業）緊密
結合。處於「韓戰」和「冷戰」的政治格局，粵港之間的文化一體性產生變化
而各走東西。香港的唱片公司成為生產粵樂唱片的主要中心，又因應海外東南
亞市場需要，發展出「粵語流行曲」這種新型粵語曲種。這種城市曲種，一方
面承接廣東音樂曲藝的傳統（包括樂曲和風格的繼承，樂師和歌者的延續），
更受到南下的「國語時代曲」和東漸的歐西流行音樂和荷李活電影音樂影響。
通過這一扇窗戶，可以窺探中國──香港──東南亞三地的文化網絡關係，掌
握戰後香港商業粵樂的混雜多元性格。11 

註：此文章的註釋編號略為改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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